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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 !"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

白天，我和小姐妹结伴去庙里看演员练
功排戏，与演员们混得熟了，有时她们开玩笑
地问我：“小妹妹，跟我们学唱戏好不好？”我
只笑笑不敢答应。戏班不久又要开拔，我和堂
妹依依不舍地目送她们离开，几个小姑娘背
了小竹椅到台上模仿着又唱又做。

印象最深的是看一个小花脸演小偷，偷
了一只鸡，竟连毛都一起放在柴火里烧，烧好
就吃，做得活灵活现。我看得目不转睛，看她
如何抓鸡，如何学鸡叫，如何用双手捧树枝，
点火烧，把这些虚拟动作一一记下。看完后，
我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开了，引来好多婶
婶、姑姑和邻居看，他们在一边哈哈大笑，给
我鼓掌叫好，他们笑得越开心，我演得越起
劲。演完他们都称赞我，“彩娟囡头学得蛮像
咯！”“是像！是像！”我听了又得意又有点不
好意思，转身就奔回家里去了。
我有位大伯婆婆，家里藏了好多吃食，就

是不肯分给我们。我从戏台上得来灵感，和堂
妹商量好，扮成两个小叫花子去要饭。我们头
上各戴一顶竹编的破帽子，身披一件蓑衣，每
人手拿一只小木鱼，站在婆婆门前，敲着木
鱼，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店王师娘，做做好
事，给点东西吃！”怕她认出我们，故意把帽子
压得很低，越念越响。大伯婆婆开门后居然信
以为真，端了一碗冷饭出来，我们忍不住哈哈
大笑，婆婆听出是我们，开口就骂：“吓！原来
是你们两个小猢狲！”说着作势要打，我和堂
妹转身就逃。
家乡的人都爱看戏，常常各家凑钱请一

位教戏老师，临时组织起“学习班”，十几个女
孩子聚在一起学学唱唱。!"#$年，我刚满十
岁，听到相邻的大洋村要办戏班的消息，兴奋
地跑去跟母亲说：“我也要去！”母亲听了一声
不响，我就缠着她再三地磨：“我一定要去！”
母亲只好替我交了学费，请堂叔带着我和其
他小姐妹一起去。戏班里自带饭菜，回家住
宿。没几天，大洋戏班解散，我们又去五里路

外的许宅学，学馆就设在我远房
姨妈家堂屋前的天井里。

越剧最初都是男演员，根据
当时的风俗，女子不能上台，后来
随着演出班底的家族化，逐渐有
男演员的家属登台。女子越剧兴
起后，不少男班艺人选择回家乡

科班教戏。因为我脸型小，师傅指派我演花旦，
教我们一些基本功，如走台步等。一些传统老
戏的“肉子”唱段，老师会发给我们手抄的唱
词，那时我记忆力特别好，基本上教一遍就会。

在许宅，我们排了“大堂会”等一些小戏
和折子，我演“楼台会”里的祝英台，学了十几
天就“串红台”（又称“响排”），用几块木板临
时搭了个戏台，请来琴师，借来锣鼓等乐器，
但没有戏装可穿。观众除了学员的家属和亲
朋，还有闻讯赶来的远近乡邻。台上小学员们
紧张地演出，台下观众都睁大了眼睛，像看什
么大演员一样聚精会神。
前面的“大堂会”结束，“楼台会”开始了，

我演得非常认真动情，以当时的年龄，自然无
法理解情侣生离死别时的痛楚，但我牢记老
师提示的人物感情变化，到剧情悲伤处，还真
的流了眼泪。台下的观众纷纷称赞我：“这个
囡头演得真好，还哭出了眼泪，真好！”后来教
戏的老师点评说：“这许多小姑娘中，彩娟学
戏最认真，教啥会啥，是最有希望出山的一
个！”
“楼台会”正演到高潮时，突然进来许多

穿黑衣服的人，大声叫喊：“不准演出！”还把
锣鼓丝弦等乐器抢的抢走，砸的砸坏，现场一
片狼藉。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连忙逃下台去。
乱了一阵后，大人们有的摇着扇子回家了，有
的嘴里叽咕着什么。我当晚不敢回去，就住在
了远房姨妈家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些人都
是村里的有钱人家派来的，说女子登台唱戏
有伤风化。戏班解散，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夭
折了。
虽然戏没学成，我对唱戏的兴趣却似乎

更加强烈了。因为学过一点基本功，回家有空
就练个不停，有时候走路都学台上花旦的小
碎步，乡亲们看见了都会说：“快来看，彩娟会
走台步了哎。”梦想到现实，往往相隔遥远，有
时，这个距离是一生一世。幸运的是，没过多
久，一座桥梁就出现在我脚下，这个人的出
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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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我开始了行动的第一步

凭着平时缉毒工作的经验，我认为今天
可能遇上江湖老手了。要想战胜对手，必然要
比对方高出一筹。可是没有战友们配合，只身
一人完成这样的任务，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开始设计如何向她靠近，一个对付她

的方案迅速在我脑海里形成……
争取时间，就能取得战胜对手

的主动权。容不得我多一分钟的思
考，我匆匆忙忙地向小商店走去。

我假装去买卡，虽然这样的工
作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然而当
我向黑衣女子步步逼近时，紧张恐
惧之感依旧侵袭着我，使得我的心
速加快……眼前的女子毕竟是个毒
贩，一个用自己脑袋做赌注的毒贩，
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可
是，如果不向她靠近，我就无法取得
第一手证据，也就无法完成刘声涛
交给我的任务。想到此，我开始暗自
骂着自己：“懦夫、胆小鬼。”骂完之
后，我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我的面
部变得从容、镇定，我的步伐变得坚
定有力……

只见黑衣女子手持电话，旋转
着椅子，轻松地和对方聊着天。我悄然地从她
身后接近，来到她背后的柜台前。为了不引起
她怀疑，我边走边东张西望地看着柜台上成
列的商品，装成前来购买东西的顾客。
一再告诫自己，既然是演戏，就一定要演

得真实。对一名演员来说，戏演错了可以重
来。但对我们卧底警察来说，演戏的机会只有
一次，而且戏必须演得真实，别无选择。因为
干我们这行的在这种时候一旦某一环节失
真，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生命都有可能受
到威胁。
我在柜台边上逛着，想寻找一个我能看

到她，但又不能让她看到我的位置。这时我发
现柜台上放着一面镜子，刹那间，我的眼前一
亮，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这面镜子却帮了我
大忙。在我“窃听”她电话时，假如我经常转过
身去看她，就可能引起她的怀疑，但是有了这
面镜子，我不用转身就可观察到她的一切动
静，即使她对我下手，我都能一目了然。
这正是我想找的理想位置。于是，我在镜

子边停了下来。从镜子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她
的模样：刚过肩披散着的头发乌黑发亮，仿
佛涂了一层厚厚的黑漆，古铜色的皮肤泛着
油亮的光泽。凹眼睛、凸脑门、长下巴，右边
的太阳穴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一副老练稳重
的样子。
恰在这时，我的耳边传来黑衣女人粗生
粗气的说话声：“不知咋的，过去周末
的机票折扣都打得很低，这次的机票
折扣却那么高……”黑衣女子操永康
一带边民的口音。

我怕在柜台前时间待久了不吭
声引起她怀疑。于是，我开始了行动
的第一步。我对着柜台里的老板问
道：“老板，有手机充值卡吗？”一个肥
胖女人扭动着臃肿的身体向我走来，
说道：“有，告诉我你的手机号？”
“%&$'……”我边回答边从镜子里窥
视着黑衣女子。“请问，你要多少钱的
充值卡？”女老板热情地问道。“()元
的。”为了拖延时间，我故意拿出一百
元的钱让她给我找零。找钱的时候我
继续偷听着黑衣女子的电话。我听到
她似乎在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这
时，女老板将充值卡递给我。我接过
卡问她：“怎么充值？”女老板很友好

地对我说：“我来帮你。”我怕让她充值速度
快，如果很快完成了充值，我就没有在此
“赖”下去的理由。于是，我对她说：“不用。谢
谢你，我自己来。”她耐心地教着我：“先将密
码刮开，再拨 %&*))%#*)))进行充值。”我故
意慢慢悠悠地操作着，耳朵却在悄悄地偷听
着黑衣女子的电话。一阵音乐声从黑衣女人
的手机中传出来，她挂断了座机电话，看了一
眼手机，没接便挂断了。接着她用座机拨着电
话……
我慢慢地将卡中的密码刮开，开始按程

序操作着，先在手机里输入 %#*))%#*)))。再
输入密码。操作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眼睛和耳
朵却在高度集中地注意着黑衣女子，并耐心
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这时，我听到她说了一句：“我现在在楼

下，刚和要东西的豹子见过，你把东西准备
好，明天下午六点，我和他在澜沧江顶上的野
味饭店见面，到时，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


